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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形象在韩国汉诗中的接受与嬗变

刘志峰

（西安外国语大学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１２８）

摘　要：定义超越城市实体的文学、文化背景中的长安形象，将其视为东亚汉字文明圈内的共

同文化符号。通过考察朝鲜半岛历代汉诗中的长安形象，明确了韩国汉诗中用“长安”指代本国首

都的用法始于高丽中期，揭示了韩国汉诗对长安形象的接受过程，并指出这种接受与高丽对唐宋

“中华意识”的继承有着深刻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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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国家产生伊始，朝鲜半岛就出现了汉诗，汉诗

作为一种基本文学样式一直贯穿于新罗、高丽、朝鲜

等历史时期。６５０年新罗真德女王为唐高宗献上五

言排律《太平诗》，收于《全唐诗》第７９７卷。自两汉

定都长安以来，隋朝在汉长安城东南兴建新城改名

大兴，唐政权建立后又将大兴改名为长安。此后数

百年间，长安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上规模最宏大、经济

最发达的都市闻名海内外。

引起笔者关注的是，在韩国历代文人诗文总集

《韩国文集丛刊》（共 ５００辑）当中，大量汉诗提及

“长安”，粗略考察其数量超过３０００首，当中包含了

丰富的长安形象。何谓长安形象？长安为何会在韩

国汉诗当中大量出现？韩国汉诗是从何时接受了长

安，这一“长安”与中国的长安又有何差异？本文将

对这些疑问进行深入探讨，试图以长安形象为切入，

找寻历史上中国对韩国的文化影响。

一、长安与长安形象

　　在讨论长安形象之前，首先需明确长安的含义。

长安在历史典籍中主要有 ４种含义：秦之乡名；西

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隋、唐等政权之都城；关

中地区；泛指皇都［１］。前３种意义的长安是地理概

念的扩大，第４种则是文学和文化意义上的延伸，恰

是这一延伸和升华，才使长安不再是千百年后的残

垣古迹，而成为了一种被传承的形象，具体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长安形象超越了时间。唐之后的历朝都

曾将首都称为长安。如苏轼《沁园春·孤馆灯青》

中回忆仁宗朝自己与苏辙汴京进士及第，有“当时

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一句。南宋皇帝赵

构见天降大雪担忧临安贫民说：“雪却甚好，但恐长

安有贫者。”［２］元好问的《涌金亭示同游诸君》：“长

安城头乌尾讹，并州少年夜枕戈。”龚自珍《已亥杂

诗》中有：“进退雍容史上难，忽收古泪出长安。”

第二，长安形象超越了空间。不仅在中国境内，

朝鲜半岛的重要城市如平壤、开城、首尔都曾被称作

“长安”，韩国、日本、越南历代也存在着大量有关长

安的汉诗。日本诗人友山士的《题万年院》：“举

头咫尺长安近，大道无拘任往还。”鄂隐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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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留客》：“别来肝肺冷于铁，听尽长安半夜钟”等。

对此，笔者难以全面考察，但韩国、日本、越南等汉字

文明圈各国的汉文学中皆存有长安形象是一个

事实。

第三，长安形象超越了文学体裁。从宋词、元曲

到小说（如《红楼梦》）、戏剧（如《牡丹亭》），长安形

象跨越了多种文学体裁并融入其中。但这不仅仅限

于中国，在韩国的时调、歌辞等固有文学体裁之中也

存在着长安形象。

长安作为唐都，其形象被唐诗描画记录，唐诗赋

予了长安诗性，诗性使长安形象超越了时空，在文学

世界里得到不断阐发，是长安形象得以传承的根本

原因。如果说长安形象只是文学长河中的闪光一

瞬，那唐诗就是通透的松脂，将长安裹入其中凝成琥

珀，使长安形象永久定格在瑰丽瞬间，千古流传。长

安形象甚至出现在韩、日等国的文学之中，虽然所指

城市不一定是中国的长安，但其形象仍可以看作是

长安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安形象是一个能够引

起东亚文明圈①共鸣的人文符号，可见长安影响

之广。

近年长安学研究勃勃兴起，令人鼓舞。“长安

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的研究领域涉及政治、经

济、军事、外交、宗教、科技、历史、文学、思想、艺术、

历史地理、自然环境等方面，遍及历史学、考古学、地

理学、经济学、文学、哲学等。”［３］对长安形象进行探

讨，必将对长安学人文领域的开拓有着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长安学虽以区域名称命名，但正如长安是

国际名城那样，长安学必将是一种由本土到国际的

研究，外国的流变和影响也应纳入长安学研究范畴。

对长安形象进行的研究自然不仅限于中国，还应包

含韩国、日本等国文学中的长安。长安形象既包含

长安，也包含那些拥有长安特点、类似长安、被称作

“长安”的城市。基于此，笔者尝试对长安形象加以

定义：长安形象是在东亚文明圈范围内，以汉唐长安

为母体，衍生出的与其相关特定城市的景观、生活、

市民、风俗等一系列文学、文化形象，当中包含着人

对城市文明向往的普遍情结。以唐诗为例，李白的

“春潭琼草绿可折，西寄长安明月楼”、崔颢的“长安

甲第高入云，谁家居住霍将军”有关长安城市；杜甫

的“长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鞴马听晨鸡”，孟郊的“乘

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有关长安景色；李

白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高适的“长安少年

不少钱，能骑骏马鸣金鞭”，杜甫的“三月三日天气

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有关长安市民与风俗。

人类向往城市文明是一种普遍的情结，当中包

含了人对将权力、财富、名望、文化、享乐、安定、繁

荣、便利、交流等种种生存、发展可能性集为一体的

城市产生无意识的向往与冲动。长安作为世界上最

早出现的国际都市，将这一情结命名为“长安情

结”，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及说服力。“依依惜别长安

陌”、“作客他乡长安日”、“醉卧漳滨长安梦”、“西

出阳关忆长安”……历代诗人对长安如此种种的向

往与留恋都是长安情结的最佳注脚：李白的《登金

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杜

甫的《月夜》“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王翰的《凉

州词》“夜听胡笳折杨柳，教人意气忆长安”等等，无

一不是长安情结的最好表现。屡试不第的书生、塞

外沙场的将士、和亲外嫁的公主，避乱流落的文

人……求长安而不得、居长安而远迁之人，长安安

定、繁荣、美好的形象，让人回首，使人怅望，令人梦

中频流连，教人意气忆长安。忆长安、望长安之中，

包含了人们对美好城市的普遍向往，也有着对人生

无限的追问与迷惑。如此叠加了无数诗人情感经验

的长安，最终成为了一个无可替代的长安形象。

二、韩国汉诗中的长安形象

　　朝鲜半岛历史上出现的统一政权国家有新罗、

高丽和朝鲜。笔者按不同历史时期对韩国汉诗中的

长安形象进行具体考察。

（一）新罗汉诗中的长安

统一新罗时期（６６８～９３５）曾有大批留学生赴
唐求学，仅在唐及五代等第者就有９０人之多，②但
有作品存世的诗人只有崔致远、朴龙舗、崔承佑、崔

匡裕几位。提及长安的作品有：崔致远的《长安旅

舍与于慎微》“上国羁栖久，多惭万里人。那堪颜氏

巷，得接孟家邻”，《春日邀知友不至》：“每忆长安旧

苦辛，那堪虚掷故园春。今朝又负游山约，悔识尘中

名利人”，《长安春》：“烟低紫陌千行柳，日暮朱楼一

曲歌。”③崔匡裕的《长安春日有感》：“麻衣难拂路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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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详见赵东一《东亚文明论》，知识产业社，２０１０年版。赵东一将世界
文明划分为：东亚汉文儒教佛教文明圈、南亚东南亚梵文印度教佛教文明圈、

西南亚北非东非阿拉伯语伊斯兰教文明圈、欧洲拉丁语基督教文明圈等四大

文明圈。单独国家产生的是文化，而非文明。

详见安鼎福《东史纲目·乙酉年真圣女主三年》“送崔承佑赴唐留

学”的注释中提及：“从长庆（唐穆宗年号）朝金云卿开始，至唐末科举合格者

有５８人，五代梁、唐时期有３２人。”
详见宋再新《千年唐诗缘：唐诗在日本》，宁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版。《长安春》原诗已逸，现存一联收录于日本平安时期大江维时所编《千载

佳句》当中。



歧尘，鬓改颜衰晓镜新。上国好花愁里艳，故国芳树

梦中春。”

以上几位诗人当中，以崔致远（８５５～？）最为著

名。咸通七年（８６６）崔致远十二岁时，赴唐留学，于

唐僖宗乾符元年（８７４）宾贡科及第，三年后任宣州

溧水县尉，唐僖宗光明元年至中和四年（８８０～８８４）

于淮南任兵马都统高骈从事官，后于８８４年时返回

新罗［４］。崔致远在中国的１８年中，其生涯大致可以

分为前期在长安、洛阳求学、应试，后期在溧水、淮南

（今扬州）为官两个阶段。“前期虽曾在学习之暇写

些诗文，但已失传，且无具体的行踪记录，无法确考

其所到处。后期有不少诗文传世，其中涉及他所到

过的一些地方。”［５］虽然其在长安的行迹难以考证，

但作为遣唐留学的新罗文人，其在长安生活过的事

实是可以确定的。朴龙舗、崔承佑、崔匡裕三人生卒

时间不详，与崔致远同为“新罗十贤”，汉诗仅在《夹

注名贤十抄诗》当中略有收录。朴龙舗的作品中并

未直接提及长安，大多为寄赠唐人之作，从其诗《早

秋书情》“千绪旅愁因感起，几茎霜发为贫生；堪知

折桂心还畅，直到逢秋梦不惊”中可知其在唐生活

并不如意。崔承佑的生平在《三国史记》中有简短

记载：“唐昭宗龙纪二年（８９０）入唐，京福二年（８９３）

侍郎杨涉下及第。”其作品未提及长安。

这些新罗诗人都曾在长安留学，汉诗中的长安

指的正是唐代长安，可惜诗中并未对长安有过多描

述，而是抒发了新罗学子淹留唐都、寂寞求学的辛苦

与烦闷，长安的美好反衬出他们的思乡之情。

（二）高丽汉诗中的长安

高丽时期（９１８～１３９２）光宗十一年（９６０），开京

（开城）被命名为皇都，因其附近有山名松岳山，故

又称松京、松都等，高丽著名诗人林椿、李奎报、李齐

贤、李谷、李穑、金九容等均提及长安。

林椿，生于高丽文臣之家，后在武人执政时期家

道没落，屡试不第，曾为“竹林高会”七贤之一，以文

章闻名，３９岁英年早逝，曾居住开京后辗转于尚州、

襄阳等地，未曾到过中国。高丽诗人当中，林椿最早

在汉诗中提及长安，作品《谢人见访》是一首描写贫

困生活的作品：“长安霖雨后，思我远相过。寂寞蜗

牛舍，徘徊驷马车。恒饥穷子美，非病老维摩。莫署

吾门去，声名恐更多。”开京雨后有朋友前来拜访，

诗人有感而发慨叹杜甫的穷苦与王维的终老。１１７４

年林椿的作品《仗剑行》中有：“长安尘土中，高枕卧

五载。恒饥已变颜色黧，牢落枯肠千卷书。”当时高

丽右谏议大夫金甫当辅佐毅宗复位失败，大量文臣

遭李义方等武将杀戮，动荡的局势使林椿难以维持

生计，不得已离开首都流落地方，这首诗正是林椿开

京生活的写照。

李奎报是高丽中期大文豪，有诗二千余首，提及

长安的作品很多。考其年谱，李奎报并未到过中国，

但曾读过唐史，２７岁时创作了《开元天宝咏史诗》４３

首，其中《绿衣使者》的序中写到：“遗事曰长安富民

杨崇义妻刘氏，与邻人李?通，共杀崇义。有鹦鹉语

曰，杀者李?也，遂败。明皇闻之，封为绿衣使者。”

所说的正是《开元天宝逸事》中的“鹦鹉告事”［６］，此

处长安显然是指唐都长安。

李奎报２９岁（１１９６）时，崔忠宪武人政权在开

京发动政变，李奎报姐夫被发配黄骊县，他不得不带

着姐姐离开开京避乱黄骊县，后又前往尚州，于该年

十月又经黄骊县回到开京。这一年他创作了《古律

诗九十二首》，流露出对开京生活的怀念，如《是日

入元兴寺见故人皀师赠之》：“忆昔共游长安中，算

来一十四春风。”《忆长安》：“长安不是天难到，漳浦

沉婴泥杀人。”《宿濒江村舍》：“寄谢长安旧知己，客

中双眼为谁青。”《将发黄骊有作》：“穷秋客南国，今

日向长安”等。另据其年谱，李奎报 ３２岁（１１９９）

时：“夏六月，颁政，补全州牧司录兼掌书记。九月，

赴全州……”，此年有诗题为《九月十三日发长安将

赴全州临津江船上与晋公度韩韶相别》。李奎报３４

岁（１２０１）时，“春正月，至自广州，夏四月，之竹州迎

母至京师”，此年有诗题为《自竹州舁母携姊将赴长

安示甥
"

郑生柔》，以上作品中的长安均指开京。

李齐贤曾四任高丽宰相，一生七次赴元，在中国

前后生活长达１２年。曾于１３１６年陪同高丽忠宣王

前往峨眉山祭拜，中途经长安作词《木兰花慢·长

安怀古》；１３１９年陪同忠宣王到普陀山；１３２０年忠宣

王被贬谪，李齐贤又到大都；１３２１年李齐贤父去世，

他返回高丽；之后又于１３２２年回到大都；１３２３年离

开大都前往甘肃临洮探望被贬的忠宣王［７］。二次途

经长安时，李齐贤作《题长安逆旅》：“车马函关道，

风尘季子裘。辙环天下半，心逐水东流。万事唯呼

酒，千山独倚楼。青云有知己，未用叹悠悠。”诗中

并未涉及长安形象，但“函关道”、“季子裘”①已经

说明所处地点为关中，饱含故国之思、羁旅之苦，慨

叹国家之难、宦路之艰。题中的长安为元代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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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战国纵横家苏秦，字季子，《战国策》卷３中有“黑貂之裘弊，黄金百
斤尽”语，指苏秦入秦求仕，资用耗尽而归之事，后来用季子裘比喻路途、处境

困顿。



李谷是高丽后期的文人，３６岁（１３３３）参加元朝

会试及第，后多次出使往返于高丽和元，其作品涉及

长安的有《同禁内诸生游紫霞洞次韵》：“长安万家

无所适，肯向高门低我颜。”紫霞洞是开京附近松岳

山的一处名胜。李谷之子李穑是高丽末期最有影响

力的文人，２１岁随父亲到元大都，入元国子监；２７岁

获元殿试次席，被任命为国史院编修官；２９岁返回

高丽任吏部侍郎，后历任高丽成均馆大司成、政堂文

学等。１３８８年李穑出使南京前后曾创作《纪事三

首》，其中有“长安风雪惨愁容，独有南京花气浓”。

诗中高丽首都长安与明首都南京形成了鲜明对比。

１３８８年２月明代政府向高丽明确要求归还元曾占

领的铁岭卫以北的辽东土地，５月高丽
#

王派李成

桂、曹敏修进兵辽东，李、曹二人密谋后出兵并未到

达辽东，而是率兵返回开京发动政变，史称“威化岛

回军”，后废掉
#

王，改立恭让王。在这样的背景之

下，李穑出使刚刚建立２０载的大明，回想此时内乱

争夺白热化的高丽政局，难掩心中苦闷。

金九容，曾任高丽成均馆大司成、判典校寺事等

官职，１３７２和 １３８４年两次出使中国。１３６１～１３６８

年，金九容作《寄李判官》，其中一联：“寂寥西望向

长安，落日孤云极目寒。”《呈权右尹其二》，其中一

联：“饮尽长安百万家，满城桃李一时花。”１３７５～

１３８１年被贬竹州、骊州时期曾作《醉中》：“饮酒长安

兴更长，何须苦恨过年光。”这些作品中的长安都是

指高丽首都开京。

通过以上对高丽诗人作品的分析可知，高丽汉

诗中的长安所指代的已经不再全是唐长安城，其中

相当一部分是指高丽首都开京，长安已经成为高丽

首都的代名词。

据现存汉诗来看，最先在汉诗中将开京称为长

安的高丽诗人是林椿，但将这种用法固定下来并发

扬光大的是李奎报。李奎报２６岁时创作了高扬民

族意识的五言长诗《东明王篇》，他反对高丽诗人效

法宋代黄庭坚等致力于典故用事，而倡导重视内容

创意的“新意论”（“夫诗以意为主，设意最难，缀辞

次之”），同时自称“古之诗人造意不造语，仆则兼造

语无愧矣”，提倡“新意”需要创造新的词汇。不过，

从其积极接受长安的诸多形象来看，李奎报反对高

丽诗创作模仿宋诗用典的具体方法是从唐诗词汇中

获取灵感。其古律诗《吴德全东游不来以诗寄之》

中颈联：“黄稻日肥鸡鹜喜，碧梧秋老凤凰愁”也被

后朝诗人徐居正指出蹈袭杜甫“红稻啄余鹦鹉粒，

碧梧栖老凤凰枝”一句［８］。李奎报提倡的“造境造

语”直接推广了长安在高丽汉诗中的使用，长安逐

渐用来借指开京。李奎报的长安汉诗中也反映了当

时的开京风俗，如《次韵梁校勘寒食日邀饮》中的

“杏花齐拆暮春晨，正是长安斗卵辰”。斗卵，即斗

鸡，《左传》中已有记载，至两汉已十分普及，隋朝

《玉烛宝典》记载寒食节时“城市尤多斗鸡”，李奎报

的汉诗说明高丽延续了隋代寒食斗鸡的风俗。

“长安陌”、“长安路”指长安繁华的街道，也是

送别友人的场所，如李白《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

中京》“峨眉山月还送君，风吹西到长安陌。”刘禹锡

《杨柳枝词九首》：“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

离”等。李奎报诗中接受了这种形象，如《路上逢故

人口号》中的“握手长安路，潜然涕自零”。《忆二

儿》中的“仲夏五月天，初别长安陌”等，将离别的情

绪烙上了长安的印记。“长安豪侠”、“轻薄儿”也多

次出现在李奎报汉诗之中，如《留醉闵判官光孝家

主人乞诗走笔赠之》中的“白云居士今已衰，羞逐长

安轻薄儿”。《闻国令禁农饷清酒白饭》的“长安豪

侠家，珠贝堆如阜”等。长安游侠和富家公子，作为

长安中特色鲜明的人群，其形象也是长安形象的重

要构成部分。“长安自古即有其任侠传统，唐代长

安更是当时任侠风气的中心……从任侠传统的继承

来看，唐代长安游侠风气表现出对南北朝侠风的融

合且以南朝侠风为中的特征，其标志是都市游侠的

盛行和游侠少年优游奢靡的任侠风气。”［９］秦汉时出

现的豪侠、刺客是除暴安良、义重千金的任侠形象，

有着显著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但到了唐代，随着

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任侠之气成为权贵富少

的一种奢靡骄纵的生活态度。“轻薄儿”与侠少意

思相近，是指那些眠花卧柳、骄纵不羁的富家公子。

唐诗当中多见“长安游侠”、“长安少年”，李奎报诗

中“长安豪侠家，珠贝堆如阜”，将之前的称谓稍作

加工，凸显出贵族公子的侠义与豪富；“长安轻薄

儿”则专指耽于享乐的贵族公子。怀念长安、盼望

回到长安等长安情结也出现在李奎报的汉诗中，如

《己卯四月日得桂阳守将渡祖江有作》中的“命薄如

今遭谪去，尚难拼却望长安”。《旅舍有感次古人

韵》中的“长安何日到，目断碧天涯”都表现了诗人

被贬期间对开京的向往和思念。

（三）朝鲜汉诗中的长安

朝鲜时期（１３９２～１９１０），太祖李成桂于 １３９４

年迁都汉阳，朝鲜汉诗中的长安也相应地由开京更

换为汉阳。朝鲜时期提到长安的作品有 ２８００余

首，诗人几乎涵盖朝鲜所有重要文人，长安再一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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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汉阳的代名词。“长安”一词的大量出现，除了朝

鲜王朝统治时间较长、文集存留较多等原因外，与朝

鲜中后期开始崇尚唐诗也有很大关系。韩国诗风大

致经历以下发展：新罗到高丽初期，为晚唐诗风；高

丽中期开始宋诗兴起，至李齐贤开始稍作改良，一直

到朝鲜前期。① 朝鲜中期以后受到明七子倡导“文

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之风的影响，朝鲜汉诗崇尚

唐诗的风气渐浓［１０］。

不过，朝鲜汉诗中的“长安”并非仅指汉阳，有

时也指平壤。如李衎光的《即事》中“游人白马长安

市，美女青楼縯水桥”一句，诗注已写明“长安，平壤

别名”，縯水是流经今天朝鲜平壤的清川江和大同

江的古称。再如李安讷的《平壤月夜酬赠西潭李达

学官》：“樽酒长安一见面，兵戈流落十经春”，诗题

已写明会面于平壤。平壤城被称作“长安”，在《新

唐书》中已有记载，只不过是在高句丽统治平壤的

时期。

朝鲜汉诗长安形象主要包括城市、景物、游侠、

风俗等。有关汉阳城市规模的汉诗，多以“长安百

万家”、“长安万井烟”、“长安万户”等形式出现，如

成?《东街偶吟》的“东风不管花无力，吹满长安百

万家”，具凤龄《客居月夜柳修撰而见至》的“霜钟吼

夜彻天街，月满长安百万家”等。唐诗中也有类似

的用法，如贾岛《望山》的“长安百万家，家家张屏

新”。１４３２年完成的朝鲜《世宗地理志》中，记载当

时汉城府（汉阳）五部（东西南北中五部４９坊）户数

１７０１５户，城底十里户数１７７９户［１１］，以每户５人计

算，计入贵族官员军队人数，汉阳人口应不会超过

１５万。而盛唐时期的长安人口据推算应在百万左

右，②称其百万家虽略有夸张也不为过。朝鲜汉诗

也接受了长安的宏大形象，借用了此种表现。与

“长安百万家”相比，李《寒食寄次韶二绝》的“长

安万户炊烟断，禁火应怜介子推”，姜玮《除夕》的

“长安万户千门里，俭岁风光扫酒旗”，当中的“长安

万户”则更贴近汉阳实际人口。

朝鲜汉诗中也有不少与“长安陌”有关的汉诗，

如郑澈《次梧阴示韵》的“五十六年知已非，长安陌

上故人稀”，李达《洛中有感》的“长安陌上时回首，

咫尺君门隔九重”，金时习《惜别二首》的“惜别长安

路上时，不堪挥泪送征衣”，元天锡《许同年仲远以

诗见寄分字为韵二十八首》的“为君回首长安道，斜

日溟照远村”，既是对长安形象的接受，也是对前

代诗人的继承。长安的道路既是相遇、相送的场所，

也是追忆理想、感慨抱负之地，某种程度上长安的道

路与长安已经融为一体。

朝鲜长安汉诗中的自然景物有：日、月、春、花、

柳等。其中“长安日”在唐诗中就已成为长安的象

征，远离长安之人即便看到天上的太阳，也称之为

“长安日”，聊以慰藉对长安的思念。如李白的“遥

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岑参的“长安不可见，喜见

长安日”等。朝鲜汉诗中也类似的例子，如：李达

《清明日感怀》的“伊昔长安日，春游忆少年”，郑士

龙《十三山》的“我行要近长安日，不是望乡那割

肠”，用无论何地都可以望见的“长安日”来抚慰对

长安（汉阳）的想念。“长安月”则更多是接受了李

白《子夜吴歌》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影

响，朝鲜金尚宪《闻捣衣》的“遥想长安月明里，青砧

素手玉关情”，尹铉《登高台》的“何处长安月，吟成

子夜歌”等，都描绘了长安月下妇女捣衣劳作的景

象，反映了中韩相似的日常生活。长安春、长安花、

长安柳等多为直接描写长安（汉阳）景物起兴，如申

叔舟《又用前韵呈咸阳兄》的“已见长安花似海，停

云千里不堪愁”，等等。

朝鲜时期长安汉诗中还有一些是描写长安贵族

游侠生活的，如之前对高丽汉诗的分析，任侠本是汉

唐长安自古即有的传统，唐长安是当时任侠风气的

中心。从高丽李奎报开始接受了唐诗《少年行》中

的游侠形象，到了朝鲜时期也得到了发展，如李植

《上元夜郁郁独闭效古意一篇》的“长安游侠子，杯

酒相与欢”，徐居正《尹生莘德用前韵见寄复和》的

“谁家少年狐白裘。快马日日长安游”，权醙《长安

侠客》的“长安侠客好男子，少小游荡纵逸气”，徐居

正《三和八首》的“莫数长安轻薄子，翻云覆雨苦纷

纷”，柳方善《至日自赋二首》的“长安多少繁华子，

梦想风流醉盍簪”，等等。唐诗中的长安游侠可以

分为：权贵侠少、禁军侠少和市井恶少等，其中权贵

侠少的游侠活动是唐代游侠的主流，而此种游侠生

活完全是一种炫耀世俗享乐的行为。从游侠子、少

年、侠客、轻薄子、繁华子等称谓来看，朝鲜汉诗中接

受的主要为“权贵豪富侠少”形象，突出描绘其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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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详见金宗直《青丘风雅》，以会文化社，２０００年版。“宗直自学以来，
往往得吾东人诗而读之，名家者，不啻数百，而其格律无虑三变，罗季及丽初，

专习晚唐，丽之中叶，专学东坡，迨其叔世，益斋诸公，稍变旧习，裁以雅正，以

迄于盛朝之文明，犹循其轨辙焉。”

中日有关盛唐都城长安人口的研究十分丰富，日本学者妹尾达彦曾

推测８世纪前半期（开元天宝年间）长安城总人口数约为７０万，其后学者气
贺泽保规对长安城中军人数量，以及忽略了从事生产的人口，因此“８世纪前
期长安盛世时代，人口有达到１００万的可能”。中国学者武伯仑、张永禄的研
究中也指明长安人口为１００万左右或超过１００万。



侠义、纵酒享乐的一面。

朝鲜汉诗中的长安形象最为耐人寻味的当属以

节日风俗为题材的汉诗，但当中许多又有不同于中

国的风俗，笔者将其视为长安形象在异域的一种嬗

变。中韩传统节日近似，但风俗却不尽相同。朝鲜

汉诗中提及元日、上元、上巳、寒食、清明、端阳、七

夕、秋夕、重阳、腊日、至日等古时重要节日，当中许

多风俗与中国近似，如元日祭祀、上元踏桥、上巳沐

浴、寒食戒火、七夕乞巧、秋夕赏月、重阳登高、至日

闭户等。具体汉诗举例如：李《元日》“十里长安

道，卖痴人竞呼。朝颁新玉历，门换旧桃符。邻竹三

更爆，乡傩数队驱。病夫惊老大，最后饮屠苏”，金

昌翕《上元夜终南独眺》“今夜少年金凤曲，谁人先

踏锦川桥”，金履坤《上元雨》“寒雨滴滴广通桥，桥

上桥下人如雾”，李《寒食寄次韶二绝》“寒食风光

似旧时，花枝菩蕾草如丝。长安万户炊烟断，禁火应

怜介子推”，南龙翼《七夕夜会走笔应呼》“长安一雨

洗新秋，梦入清江江上洲。骚人有感木叶落，牛女相

逢天汉流”，具莹《秋夕》“长安秋夕意如何，独坐茅

檐鬓欲华。遥想阿咸扫墓地，满山松柏夕阳多”，李

种学《九日》“快晴更欲登高去，回望长安倒一樽”，

柳方善《至日自赋二首》“至日关门独自眠，客中身

世正堪怜”等。

此外，朝鲜也有一些特有风俗，如元日为儿童穿

上五色彩衣，这一习俗一直保留到了今天。五色彩

衣源于朝鲜人对阴阳五行的理解，他们用五种颜色

的布料代表五行，裁成儿童穿着的长袍和上衣，用以

辟邪，保佑子嗣平安［１２］。李安讷《甲辰元日时伯兄

氏奉慈侍来自孟山仍留于郡》的“五色斑衣稚子舞，

磨云岭外即长安”，其中说的“五色斑衣”指的就是

五彩衣。上元踏桥也是正月十五的重要风俗，从唐

代开始上元已有“走桥”习俗，一直延续至明清。金

昌翕、金履坤的长安汉诗中就有汉阳上元节“踏桥”

的内容，只是诗中提到的“锦川桥”和“广通桥”是分

别位于汉阳昌德宫进善门外禁川和汉阳广通坊的石

桥。风俗虽然相同，但长安形象当中已经加入了异

国元素。

北宋张先曾在《木兰花·乙卯吴兴寒食》中写

道“龙头舴艋吴儿竞，笋柱秋千游女并”，可见当时

已有寒食女子荡秋千的风俗。但在朝鲜长安汉诗

中，除了寒食、清明以外，端午节也是女子荡秋千的

重要节日，成?《在铁原逢端午》中描绘的“遥想长

安千树底，几人撩乱竞秋千”的场景何尝不是另一

种韵味的长安呢。灯夕观灯也是朝鲜长安的一种独

特风俗，原与中国元宵节同为正月十五，高丽武将崔

怡掌权时（１２１９～１２４９）将四月初八改名“燃灯”，之

后便有了四月初八观灯的习俗。这一风俗在长安汉

诗当中多有提及，李景《灯夕抒怀》中有“长安旧

俗重观灯，不于上元于四月”句。随着长安被朝鲜

诗人接受，这些与中国相异的风俗也成了长安形象

的一部分。

作为长安形象的组成部分，韩国汉诗中的长安

也同样包含着长安情结，长安情结在朝鲜时期通过

更丰富的作品得以充分表现。这种内在情感源于人

们对城市美好的向往，如申光汉《宿沃原驿》的“身

远尚堪瞻北极，路迷空复忆长安”，徐居正《登村墅

后岭》的“回头北望长安近，落日苍茫任去留”，朴仁

老《述怀》的“圣恩未报头先白，西望长安泪湿巾”，

柳得恭《东还后送曾若游岭南》的“遥忆天南留滞

客，岭梅开遍梦长安”，不胜枚举。

长安作为９世纪前世界最大的国际城市，集聚

着世界最高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皇权、功名、财

富、诗名、侠义、享乐等一切欲望都能在长安之中得

以憧憬与追逐。这种内在情感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

的目的，而是一群无意识的组合，是一种强烈的无意

识冲动，是一种情结，直到现代它依然驱使着人们源

源不断地涌向更大的城市，促使着更大规模城市的

诞生与更新。

三、长安形象中的中韩文化关系

　　以异国形象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中曾

如此描述形象：“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

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

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

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

系的表述。”［１３］长安形象对于韩国历代来说本是一

个异国形象，后来逐渐被认同为一个本国形象，直到

今天韩国语中仍然保留着“ ”（长安话题，意为

首都之中人人关注的话题）这样的词汇。而这种接

受过程本身包含着中韩文化的交流关系。

根据前面的考察，新罗因与唐处于同一历史时

期，遗留下来的汉诗多为新罗遣唐留学生所作，当中

的长安即唐都长安，内容上多为酬和之作，对长安的

直接描写着墨不多，一方面由于大量作品散逸，另外

也是由新罗文人在当时唐代社会的生存需要决定

的。新罗文人对长安的感情是复杂的，既感叹于长

安的美丽繁荣，又被困窘生活及思乡之情所累，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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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长安的繁华胜景。统一新罗建立后，其国内实

行的依旧是被称为“骨品制”的世袭制，这导致许多

中层贵族子弟为了得到重用，不得不赴唐留学考取

功名，崔致远就是其中之一。新罗的统一是依靠唐

的军事介入而得以完成的，新罗赴唐留学的文人难

免会有寄人篱下的凄凉之感，这样的情绪在汉诗中

也有流露。

最早将首都称为“长安”的是高丽时期的诗人

林椿，并在其后的李奎报汉诗中大量出现，后来被广

泛使用。值得注意的是，高丽王朝始于９１８年，亡于

１３９２年，为何会在林椿、李奎报生存的年代才开始

接受长安呢？笔者以为其直接原因正是１１２７年北

宋的灭亡。

唐代和宋代是中国国力、文化最为强盛的时期，

作为中华“天下秩序”的积极拥护者，新罗、高丽积

极接受中国文化。北宋建立之后，９６２年高丽向宋

派遣使节，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由于辽对高

丽的多次侵略导致往来中断，高丽文宗时期（１０７１）

再次恢复了外交关系。１１２７年“靖康之变”北宋灭

亡，高丽也转而向金称臣。此时的高丽已经在文化

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文人水平颇高。高丽文宗

时的朴寅亮在１０７１年和１０８０年两次出使中国，其

诗《泗州龟山寺》在北宋名噪一时，宋人赞其诗“尤

精”［１４］，甚至将其文章整理成《小华集》刊印发行，惜

未传世。这一时期宋与高丽饱受辽、金侵扰，军事方

面难以对抗，转而强调文化方面的“华夷差距”和文

化实力。因此北宋灭亡后高丽虽向金称臣，但在文

化方面依然自称“小中华”，保持了对唐宋“中华意

识”的接受和传承，其体现之一便是在汉诗中称其

首都开京为长安。

朝鲜汉诗中长安形象得以发展的原因除了对高

丽的继承以外，更在于朝鲜时期汉诗风格的转变。

朝鲜中宗（１４８８～１５４４）、明宗时期（１５４３～１５６７）汉

诗文坛开始逐渐疏远宋诗，推崇唐诗文学风，到了宣

祖时期（１５５２～１６０８）唐诗风已宛然成形。朝鲜金

昌协曾评价本朝诗风：“至穆庙之世，文士蔚兴，学

唐者寝多”。① 当中提到朝鲜诗人在宣祖朝前学习

宋诗，到宣祖时期已开始学习唐诗，并且受到了明代

王世贞、李攀龙的影响。虽然金昌协本人对此诗风

转变持否定态度，但其中可见朝鲜中期对唐诗的推

崇。因此，朝鲜时期的诗风转换还是根源于明与朝

鲜两国的文化影响接受关系，长安作为唐诗的重要

符号，自然也被广泛的提及使用。

四、结　语

　　从诗人、作品等方面考察了韩国新罗、高丽、朝

鲜时期汉诗中的长安形象，特别是从高丽中期开始

用长安指代高丽首都开城，之后的朝鲜汉诗中也沿

用了用长安指代首都的用法，这种对长安含义的继

承隐含了高丽对唐宋“中华意识”的传承，体现了韩

国对中国文化的认同。长安形象看似细微，却如同

一段棱镜，折射出了中韩千余年的文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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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金昌协《农岩集》卷３４：“世称，本朝诗莫盛于穆庙之世。余谓，诗道
之衰，实自此始。盖穆庙以前为诗者，大抵皆学宋。故格调多不雅驯，音律或

未谐适，而要亦疏卤质实，沉厚老健，不为涂泽艳冶，而各自成其为一家言。至

穆庙之世，文士蔚兴，学唐者寝多，中朝王李之诗，又稍稍东来，人始希慕癮傲，

锻炼精工，自是以后，轨辙如一，音调相似，而天质不复存矣。”


